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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坚 硬 的 柔 软
——读曹明霞长篇小说《日落呼兰》 □郭宝亮

心灵的皈依 民俗的挽歌
□龚勤舟

肖江虹，生于1978年，贵州人。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或入选各
类选本。曾获第五届贵州省文艺奖、第三届乌江文学奖等。著有长篇小说《向日葵》，中短篇小说《百鸟朝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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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44）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繁荣局面，新一
代文学青年在国际化写作的背景下，探寻着属于本民族和个
人化的写作方式，其中有传承、有创新，有古典、有时尚。肖江
虹是青年作家里的佼佼者，他虽置身偏远的农村，却孜孜探
索着新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满载着他对传统农村的眷念
和记忆，用故事和人物构筑着独具风貌的文学世界。

一块地域，几番情缘

小说是心灵的艺术，它对人类内心的焦灼、无奈、彷徨、
困惑，以及随时间流衍所成长的大慈大悲、伦理忏悔进行着
淋漓尽致的描绘。凡是优秀的作家，都在尽全力地赋予小说
独有的气象，这种气象不在于小说题材的宏大，不在于小说
场面的铺陈，而在于小说思想的深邃度和穿透力。一部优秀
的小说往往烙有史诗的特性，对于史诗的理解和把握，不仅
仅需要作家对小说繁复的结构、密集的人物进行精心的摆
布，更需要作家对时代、民族、历史、人性等诸多元素进行灵
魂深处的审视。肖江虹的小说没有天风海雨、摧枯拉朽般的
力道，也没有大爱大痛、气势如虹的悲喜场面，他似乎在有意
回避这些常见的气势，同时又在着力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
他的小说随着安详诗性的文字慢慢展开，字里行间满含着从
容雅致的韵味，这些温润绵柔的文字似乎经受过洪水的撞
击，透露出历练后的韧性。

从《百鸟朝凤》到《蛊镇》，肖江虹始终致力于小说风貌的
转变和突破，他希望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融入值得体味的民间
风俗，借此彰显小说的特色。《百鸟朝凤》探究了现代化挤压
下的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作为民间器乐的唢呐，有着独
特而又优美的旋律，正是这婉转悠扬的曲调呼唤着内心深处
的记忆。长期以来，唢呐以口头教授的方式进行着传承，生性
愚钝、文化程度不高的游天鸣却能深刻地领会父亲和师傅的
良苦用心，用自己的生命呵护着这一濒临灭亡的民俗文化。
小说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让人们重新认识民俗文化的内
在价值。较之《百鸟朝凤》，《蛊镇》尽可能地放慢讲故事的节
奏，小说继承了沈从文的笔调，采用了久违的艺术风格，清
澈、诗意，不乏浪漫的情调。原始神秘的蛊，本是边地民众赖
以生存的精神寄托，其中暗含着边地民众的愚昧。肖江虹将
蛊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放置在虚构的小说里，并将蛊师这一
传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充分说明了原
始媚俗的蛊其实正是一剂民间的药，用以毒攻毒的方式维系着
农村的人、情、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蛊师终将成为一抹
渐行渐远的背影，他的退场意味着原始、淳朴、独特的地域正逐
渐消逝，也预示着人的精神的缺失。肖江虹的小说展现出一缕
缕浅浅的色调，其中有暗淡、有悲情，有朴实、有善意。

湘黔作为一块彼此共融的地域，有着近乎一致的风情礼
仪，半个多世纪以前，沈从文从一名“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着
故土的沦落和礼仪的丧失，他通过农村与城市的对比，流露
出内心深处对于原始简单的乡村的眷恋。沈从文认为战争和
城市伦理的不断蔓延，致使田园诗意的湘西遭受着实质性的

败落。肖江虹长期生活在贵州的农村，对现时代农民生活了
如指掌。毋庸置疑，他秉承着沈从文的遗风，满含着浓郁的乡
土气息，叙述着新时期西南农村所面临的困惑和焦灼。

肖江虹的小说不仅具有特殊地域的艺术气质，而且善于
冷静透辟地体察现时代农民的精神状态。他有别于同时代的
其他作家，拒绝用苦难叙事来表现农民的人生遭遇，而是置
身于民俗文化在现实社会遭受破坏的大环境里，关注人的存
在。他将民俗文化引入小说，既避免了农村叙事的重复性，又
表露出自身的文化认同和人生态度。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
人们更多地沉湎于消费社会里的真实人性和琐碎片段，展示
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所拥有的爱欲和伪饰，或许在这集体
无意识的文化状态里，更需要去发掘高尚的道德伦常，只有
对人性的拔高，才能够更广泛地宣扬生命的价值，仰望人生
的苍穹。

跨越困顿，滋养性灵

肖江虹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领域，其中有
生僻、有神秘、有苦痛、有暖意。《天堂口》通过对焚尸工细致
入微的叙述，意在表现人的温情。范成大面对着一具具死尸，
依然表现出由衷的敬畏，他不仅仅是一名焚尸工，而且为政
府运来的野尸剃头、穿衣，最终将他们整洁干净地送入天堂。
人死如灯灭，性格懦弱的范成大却在尽心料理着等待焚烧的
死尸，他对死人的精心呵护，凸显了人性内在的善意，小说从
另一个层面折射出现实社会的冷漠和罪恶。在这一冷一暖之
间，小说拓展了值得回味和思考的空间，对死尸关爱备至的
焚尸工，却得不到旁人的理解，厌弃、敌对、排斥，无意中刺伤
了他的心灵。《当大事》讲述了偏僻乡村老人去世的故事，年
轻人全都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老老少少，当地农村有个风
俗，一旦家里的人去世，就要将自家的门板卸下来，将尸体放
在门板上。但是，由于门板的钉子生锈，数名老人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将其卸下来，丧事中的一系列琐碎事情在老人的操
办下充满了喜剧色彩，阅读时的幽默诙谐，让人忍俊不禁，掩
卷之余，也目睹着传统礼仪的沦丧。《家谱》描述了一个农村
小孩对家谱中的秘密的发现过程，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家家
户户都要给逝去的先祖送上祭祀的纸钱，那个在家谱中出现
但却没有任何介绍的许正文，经过小孩多方查找终于得知真
相，他是家族中的败类，不能在家谱中书写身世。小说透露出
隐恶扬善的家谱文化特点，表明了偏远农村注重教育后代的
特殊功能。《喊魂》将城市中的“黑道人物”与乡村风俗结合起
来，颇具张力，对“喊魂”这一仪式的深刻认识和出色描绘，让
小说既有现实的批判，更有着心灵深处的拷问。

文学被誉为人学，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往往留给人们
别样的印记。小说人物不仅在小说故事里起到穿针引线的作
用，而且随着小说时间的流衍，人物逐渐成为小说精神的化
身，人物可以看作小说的生命和符号。虽然每一个小说人物
迟早都将淡出人们的阅读，但是人物的精神气质却难以退出
人们的心灵。优秀的小说总是在对人物的叙述中呼唤人性的

善良和高贵，具有永久价值的小说人物往往交织在悲悯、挫
败、真诚、信仰、忏悔的世界里。《百鸟朝凤》里的游天鸣、《蛊
镇》里的细崽、《当大事》里的老头、《天地玄黄》里的金卯卯，
都有着特别的小说色彩，他们作为一个个底层小人物，正在
对人类的存在进行着召唤，对人间生活和人类命运进行着召
唤。这些天真可爱的人物让小说充满了生机，带来了特别的
惊奇，那里有诗性的忧郁、温柔的怜悯，也有开怀的胸襟、内
心的观照，更有让人走向光明的精神力量。

既然选择农民作为书写的对象，作家就需要在更广阔的
领域里拓展农民的精神状况，体谅进城之前的农民和返乡农
民工截然不同的心态和身份认同。张承志的《黑骏马》展现了
广阔无际的茫茫草原，小说中的“我”骑着黑骏马出草原和骑
着黑骏马回草原，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心态却难以
重叠。如今，城市与农村的差异远比《黑骏马》的时代更明显，
因此，对于农民心态变迁的考察也就愈发重要。肖江虹的小
说始终扎根于偏僻的农村，朴实善良的农民以土地为皈依，
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却有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他很少正面
直指城市化进程的罪恶，而是旁敲侧击地从农民进城时的困
苦和返乡后的遭遇来揭露城市的物欲，虽然只是蜻蜓点水般
的叙述，但却不乏回味和反思的空间。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关于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品是最为丰富、最为深切的。近
一个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的小说始终贯穿了两条线索：以鲁
迅为代表的苦难模式和以赵树理为典范的喜剧色彩。就目前
而言，带有苦难模式的农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据着绝对
的优势，作品对现实流露出强烈的批判精神。然而，这种锋芒
毕露的现实批判往往让苦难叙事成了农村的苦难症候，农民
的沉闷卑微处境似乎永无光亮之日。我认为，无限度的苦难
叙事虽然可以引发人们心灵的疼痛，但是这种疼痛更多的涂
抹了悲悯和同情的色彩。中国农村匮乏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的
苦难固然值得人们去悲悯和同情，但是无尽地书写苦难却在
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农民本有的性格。苦难中有欢笑，悲辛中
有甜美，在贫穷浅薄的农民身上，依然有星星点点的乐趣在
支撑着他们对未来的向往。肖江虹跳出了沉闷伤痛的叙事，
他借用举重若轻的笔调去描绘苦难的酱缸，去发现那些在酱
缸中翻腾的人类，去寻找他们乐观的精神和真诚的微笑，因
此，他的小说从另一个层面引发着人们对苦难的深思。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里，贵州并未遭遇过大灾大难，地势
所限，交通闭塞、道路崎岖，当地民众祖祖辈辈过着与世隔绝
的生活，农村的文化简单淳朴。新文化运动之后，蹇先艾作为
早期的新文学作家，书写了一批关于贵州乡村的小说，对贵
州的社会景观和山民性格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叙述。改革开放
初期，何士光从时代变革的层面剖析了农村小人物的内心情
愫，讲述了农村里的日常生活矛盾，小说加入了乡土俚语，对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新世纪
以后，肖江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入基层，扎根农村，对当
今全球化和城市化双重挤压下的民俗文化给予同情和守护，
他更注重挖掘民俗民风的时代性，讲求艺术的多元化，期待
着质朴纯真的生态文化滋养人的心灵。

很小的时候，语文老师问我：你的理想
是什么？几乎没有思考，我说我要当个作家。
老师立刻就笑了。我不怪他，他差不多60岁
了，问过很多学生这个问题，那些小时候豪
言要做科学家政治家的，最后都做了农民。
我的老师笑完后，又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
呢？我说当作家有面子。我的老师很真诚地
对我说：其实，当个村支书更有面子。

我的童年属于典型的放养。父母总有
忙不完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对我们兄妹
进行有效管理。虽然物质上极度贫乏，但精
神却很自由。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是主
宰着我。放牛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村子里的
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会不会遭到这些
原本就是牛的家伙的排挤；看见村子里面
最邋遢的那个人，就想他身上的虱子会不
会为了抢夺一块肥沃的地盘而进行群殴。

没日没夜的遍地乱跑，让我和那片土
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如今，一旦空
闲下来，我就会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听
老人们絮叨往事，看风掠过村庄，闻烈日下
苦蒿的味道。我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
和那片土地有关，只要一想到他们，我就特别来劲。

后来，父亲调到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老师，我也跟着到了
镇上。做了中学教师的父亲这个时候腾出手脚准备教育我，
但是为时已晚。放养时间太长，圈养几乎不可能了。我的初中
生涯和课本关系不大，眼睛长年累月都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不过很遗憾，那个女孩对我几乎就没有正眼瞧过。我爱的人
不爱我，弄得我极度自卑，就开始把大把的时间用来阅读。

那阵子我们镇上有个租书的小铺子，里面有金庸全集，
借回来就开始读。按理说，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阅读金庸小
说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悲的是那些书全是盗版，而且盗得还
很不要脸，有时候一整段都不知所云。于是先怒火万丈地问
候了盗版者的祖宗十八代，接着就开始自己组织文字，尽量
让上下文能有效地衔接。等把金先生的 15 部村级盗版书读
完，我的作文水平居然冠绝全班。老师一次在给同学读我作
文的时候很兴奋地表示：肖江虹的作文有浓郁的古典气息。

整个初中，最接近文学的一次经历发生在生机勃勃的初
春。在一次全省的作文比赛中，我居然获了一个优秀奖。除了
拿到50块钱的奖金，那篇作文还刊载在了省里面一本很有名
气的教育类杂志上。听说有奖金，就谋划着无论如何得买条
香烟孝敬我的辅导老师。等奖金到手，这个计划早就忘得一
干二净了。一群狐朋狗友三下五除二就把奖金消灭得干干净
净。吃人嘴软，一帮人抹着嘴对我阿谀奉承，说你将来肯定是
个作家。本来还心有戚戚，一听这话，立刻就乐得屁颠屁颠
的。前段时间搬家，我居然在一个旧箱子里翻出了那篇文字，
才读了一段，就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高中学校有个小型图书馆。最喜欢《三国演义》，这本书至
今都是我的最爱，读了多少遍记不住了。反正很多精彩段落都
能背诵，比如隆中对、舌战群儒、骂死王朗。我甚至能说出书中
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不用说，阅读让我的语文成绩一骑绝尘。每次考完试，语
文老师拿着我的试卷笑得花儿都谢了。其他科目就惨了，到
高三毕业，我连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都配不平，化学老师
有次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敢肯定，你的脑髓是豆渣捏的。严
重的偏科，上好大学不可能了，最后上了一所师范院校。我特
别沮丧，父亲却高兴得又唱又跳，逢人就说：后继有人了，后
继有人了。

我的大学波澜不惊，惟一骄傲的事情就是让我的同桌成
了我的妻子。记得寝室夜谈的时候还有室友跟我说：兔子不
吃窝边草。我反击他：肥水不流外人田。大学这个惟一的成果
为我后来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年来，不管写
得好不好，妻子都一直默默支持我，她经常对我说：商人官员
常见，作家不常见，你要真成了作家，就相当于我们家养了一
只大熊猫。

于是就开始写。
磕磕绊绊写了两年，电脑里有了一个专门堆放文学作品

的文件夹。直到《百鸟朝凤》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关注。这样就
更得意了，心想快了，就快成个作家了。

遗憾的是，这些年一路写来，发现自己离一个作家越来
越远。说这个话，不是矫情，是来自心底最真实的焦虑。曾经
一段时间，对作品的产量有近乎变态的追求，上一个刚写完，
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谋划着下一个。一段时间文学期刊上没有
自己的名字，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就怕别人把自己给
忘记了。于是没日没夜地写，写得手脚酸麻脖子僵硬两眼发
直还不罢休。疯狂制造了一堆残次品，没有一个突出，只有腰
椎间盘最突出。

到了不得不思考的时候了。夜晚躺在床上，扪心自问，对
文学，你还抱有虔诚和敬畏吗？对生活，对人心，对人性，你认
真思考过吗？对自己的文字，你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吗？

闲时翻阅那些曾让自己沾沾自喜的文字，居然全身冰
凉，心如死水。

在这个属于速度的时代，每个身影都保持着一种前倾的
姿态。滚滚人流中，我们早就丧失了对经典的追求，对厚重的
渴望，对深度的营造。

慢一点，再慢一点。这才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态度。
也许，我用一辈子的时间，最后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

我原来根本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
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无他，因为热爱。

曹明霞写出《日落呼兰》这样的作品让
我感到吃惊。在我的印象里，曹明霞的小说
基本都是爱情不幸、婚姻错位，作品中充斥
着挥之不去的“怨妇”情结，虽然小说也写得
别有洞天，但终觉气象相对狭小，意蕴也不
够深广，满篇如水似烟，轻柔有余、坚硬不
足，即便是《婚姻誓言》的圆润从容，也没有
显出大的突破。如今，《日落呼兰》让我们看
到了曹明霞的另一面，她的坚硬、粗犷、浑
茫、惨烈、悍酷……难怪有人说《日落呼兰》
不像是女人写的作品。

曹明霞选择战争而且是以 1931 年到
1945 年日据时期伪满洲国的 14 年的历史为
题材，是足够大胆的。这是一次完全没有经
验的写作。对于这样的大题材的处理，作者
驾轻就熟，收放自如，充分表现出一个优秀
作家的基本素质。作家没有回避历史大事件
在小说中的存在，什么“民国改叫满洲啦”，
溥仪做了儿皇帝，张作霖被炸死，日本大批
来华的“开拓团”，还有根本不让日本人消停
的山上林子里的红胡子、黑胡子、马占山、赵
尚志，关内的国民党共产党……统统都写进
了小说，使小说具有了历史的开阔度和纵深
感。然而，作家没有正面去描写这些历史的
大事件，而是把历史的大事件自然而然地融
入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中，真实地还原出历
史的复杂性以及战争状态下呼兰儿女的真
实生存处境。小说叙事充满了“现场感”，那
种历历在目的活生生的人和事，使冰冷的历

史具有了温热的体温。作家把自己熟悉的故
乡呼兰河畔人事风情、地理风俗辅以奇谲的
想象力，摄影机般地展现出铁骊镇上各色人
等行状及性格逻辑。老实肯干、忠厚善良、勤
谨胆小的庆山，眇着一只眼、喜欢用大烟袋
锅刨人的性情刚烈乖戾的三婶子，瘦小懒惰
嗜酒成瘾的三叔，从小调皮捣蛋不安分的庆
林、庆路，在小铺子里藏卖烟膏子的精明势
利而又内心软弱的金吉花，机灵有心计但又
自满自大的崔百岁，美丽善良的满桌儿，满
头虱子的丑小鸭玉敏等，另外还有车老板于
德林，伙计张立本，日本关东军军官武下、特
务多襄井及其夫人千惠子、女儿多襄纯子，
汉奸王东山，以及“开拓团”的菊地、花田夫
妇等，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 50 多个，个
个都活灵活现，性格鲜明。足见出曹明霞出
色的刻画人物、写实造境的能力。

曹明霞试图还原中国历史上的那段铁
血岁月：小说将日本人的凶残暴虐、杀人如
麻的强盗行径真实地描摹出来，他们对付中
国 人 的 抗 日 情 绪 不 惜 动 用 最 残 酷 的 刑
罚——望天、灌水、挂甲、腰斩……一桩桩触
目惊心的杀戮，逼迫中国人走上反抗仇杀的

荆棘之路。抗联在山上的岁月是艰难的，饥
寒交迫、缺医少药，战士小姜睡梦中投火而
被烧死的情节，壮烈而锥心。为了生存，他们
下山骚扰日本人，抢粮抢物，甚至对同胞下
手，被老百姓称为“红胡子”。小说也同样描
写中国百姓的愚昧、肮脏、迷信、盲从的劣根
性，三婶子那双“在太阳下发着恶臭的光芒”
的小脚，玉敏的满头虱子，随地大小便的陋
习，屋里屋外嗡嗡乱飞的绿头苍蝇……他们
生性善良而又胆小怕事，甘做“良民”，逆来
顺受，日本人骂他们为“支那猪”……曹明霞
原生态地描摹了这种粗粝、悍酷、惨烈的生
活，使小说显示出坚硬的质地。

然而，细读作品，我感到坚硬是一种外
壳，在作品的内里却依然是曹明霞作为女性
的柔软，这种柔软是一种大悲悯，一种超越
性的反思意识。小说以洪庆山作为第一主人
公是颇有想法的。庆山不仅老实能干，而且
有一颗善良本分柔软的心。他的勤劳肯干善
良赢得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好感
和称赞。小说将庆林、庆路、百岁与庆山对
比，庆山要救落水的多襄纯子，庆林阻止，认
为“小日本子死一个少一个”；百岁故意弄惊

日本“开拓团”的马，庆山却奋不顾身地降服
惊马等，庆山以善良的本能做着他应该做的
一切。庆山并没有多高的觉悟，他之所以甘
愿做“良民”，是因为他“不希望大家老打仗，
都老老实实过日子，谁也不招谁，谁也别杀
谁的人，别死人，最好”。这种想法尽管天真，
但却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的最低祈愿，在庆
山身上，寄托着曹明霞对人类和平的美好憧
憬以及对战争本身的超越性反思。

战争是人类自身的癌症，战争对于双方
都是一场悲剧。小说写到日本“开拓团”背井
离乡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做战争移民，他们同
样是战争的牺牲品。小说把日本军国主义分
子与日本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千惠子、多襄
纯子、菊地、花田等同样是善良的人民，他们
同样遭受着战争的苦痛，当日本政府宣告无
条件投降，“开拓团”的日本男人疯狂地杀死
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再自杀，“有纵火的，有
爆炸的，一家一家的死，一片一片的烧毁房
屋”，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自食其果、殃及无辜
的惨烈画面，也透露出曹明霞的大悲悯情怀，
这种情怀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党派意
识，显得那样的执著、坚定、炽热，它的柔软包
容着对一切人的关怀，成为坚硬的柔软。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它把此
前曹明霞叙述上的急迫尖刻变为舒缓从容，
并且很好地处理了坚硬与柔软、粗粝与细
腻、滞重与飞扬、宏大与微小等等艺术辩证
法，显示出曹明霞在艺术上的成熟。

广 告

本期看点：中篇小说《走进斜阳》沉淀历
史凸现人物命运，《退休以后去旅行》描写老
年生活新颖独特，《香吾山》讲述一对男女刻
骨铭心的爱恋；报告文学《中国代课教师》揭
示代课教师群体的艰辛与坚韧；短篇小说《看
不见的城市》直面打工族命运悲剧。散文《飞
越密西西比》《对话，有关椰子和椰树》篇篇独
特精彩。

精彩阅读·2013年第十期要目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
期期精彩！敬告读者：2014年本刊将加大篇
幅，由今年的每期一百五十二页增至一百六
十页，定价10.00元，全年十二期定价120.00
元。目前已到明年杂志订阅期，请读者及时
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
阅，可在当当网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
购，我社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2-85。
国外发行代号：M428。

销售热线：010-66031108，66076061。
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

京文学月刊社。

一年选载12部长篇 24部中篇 36部短篇

畅销时代的文学读本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组编的《中国作家
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
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
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族谱以及书画、摄影等图书
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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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文汇读
书周报》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
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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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征稿 2012 年《文艺报》合

订本已装订完毕。一年二

册。定价：300.00 元 / 年，

不另收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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